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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流

■记者冯伟祥

还记得两年前本报曾经
做的报道《土地纠纷依法维
权吃“闭门羹”》（2014 年 9 月
12 日）吗？说的是丽水市缙
云县新碧街道马渡村村民施
桂兰因承包土地上的农作物
被村委会强行铲除，改作绿化
带，造成农作物损失。为维
权，施桂兰一纸诉状起诉村委
会。然而，她的起诉在缙云法
院连吃“闭门羹”。法院以“不
适宜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为
由，让施桂兰去找当地政府。

此后，在本报的关注下，
施桂兰起诉马渡村村委会侵
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
最终被缙云法院立案受理。

昨日，施桂兰兴冲冲地
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与村委
会的官司已经判决下来了，
法院判决认为村委会应当停
止侵害。同时，她感谢本报
给予的帮助。

长达13页的缙云县人民
法院（2015）丽缙民初字第
662号民事判决书称，“被告
（村委会）未经承包人（施桂
兰户）同意单方进行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并且擅自改变
承包地的农业用途，应当停

止侵害，恢复原状……”
面对盖有法院大红印章

的判决书，施桂兰长长地舒
了口气。她说，自己与村委
会关于是否侵害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纠纷，村委会此前一
直否认侵害。这次终于有了
一个对她有利的说法。这是
69岁的她第一次打官司，还
打赢了。

马渡村的村民对这起官
司关注度很高。村民胡建龙
说，以后大家都应该学法，用
法维权。

尽管姗姗来迟的法院判
决让施桂兰感到欣喜，但两
年来的打官司经历也让她倍
感煎熬。

施桂兰告诉记者，自己
原本的想法很简单，村民与
村委会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
纠纷，打官司是最好的解决
办法。但这官司打得很酸
楚。

2014年4月26日，这是
一个让施桂兰难以忘记的日
子。这一天，马渡村村委会
在未与她签订土地租赁协议
的情况下，就单方铲除了她
承包的2.2亩水田，改作绿化
带。

当年6月3日，施桂兰一

纸诉状递交至缙云法院，状
告村委会侵害她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

6月13日、18日，她两次
到缙云法院询问立案受理情
况，被法院口头告知不予立
案。

8月 25 日，在本报的关
注下，缙云法院给施桂兰出
具了一份《告知书》，称“我们
认为该纠纷是因政策性因素
引发，不适宜由人民法院直
接受理。故我们已将情况通
报当地政府，请你与当地政
府直接联系。”这份《告知书》
没有引用法律依据。

对于缙云法院处置施桂
兰起诉的做法，省内外律师
纷纷予以质疑，认为施桂兰
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缙云
法院依法应当受理。

事件到 2015 年 5 月终
于峰回路转。旨在破解“立
案难”问题的《关于人民法院
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
见》于同月1日实施，让施桂
兰又看到希望的曙光。缙云
法院于 2015年 5月 28日正
式受理她的起诉，经两次公
开开庭审理。近日，最终判
决村委会侵害村民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

■记者赵华佳 王艳

本报2016年1月9日、16
日连续刊发《孤单男孩车祸后
住院两年，亲人在哪？》和《孤
单男孩的家人找到了》两篇文
章，报道孤单男孩的悲惨遭遇
和呼唤亲人的那份焦虑。然
而，令人失望的父亲让帮贵再
次陷入困境，幸亏社会大家庭

“亲人们”的援助，为男孩点亮
了希望之光。

在病榻上，躺了700多天
的男孩像一棵无助的“小草”

今年才18岁的四川男孩
李帮贵，出生没多久，妈妈离
家出走，从此没了音讯；9个
月大的时候，爸爸外出打工，
离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帮
贵就像个没爸没妈的孩子，
从小是由年迈的爷爷奶奶养
大。

2013 年初，他跟着二伯
李万春一起来杭州打工。谁
也没想到，2014年 1月 20日
晚，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刚
满16周岁的帮贵差点连命都
没了。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奋力抢救，帮贵的命保住了，
但是因为头部创伤太重，苏醒
过来后，人是痴呆的。

车祸发生后不久，帮贵在
广东打工的爸爸李万兴来过
医院。“他爸爸来医院的时候
不怎么说话，脸上看不出悲伤
和心疼，也没见他给帮贵喂过
一次饭，擦过一次身。”神经外
科主任姜启周说，“没两天就
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
过，留下的手机号码也停机
了。”

本是最需要家人关爱的
时候，二伯李万春也不辞而
别，连电话都打不通了。

家属失联后，帮贵像一棵
无助的“小草”。他的不幸遭
遇引起了医护人员和社会爱
心人士的同情和怜爱，他们
无私地给予了特殊照顾和关
爱。700多个日日夜夜，经过
精心护理，帮贵的智力有所
提高，相当于三四岁的孩童，
还存在认知障碍、失语、四肢
肌力减退等后遗症，不能下
地站立，生活上完全无法自
理。

交警说，帮贵失去行为能
力，家属又不见踪影，伤残没
有评定，交通事故赔偿事宜无
法启动。

检察官大山深处帮助寻
亲，可帮贵的家早已名存实亡

为了寻找帮贵的家人，今
年1月初，记者根据医院提供
的一点点信息，终于联系上
了帮贵家乡四川省宜宾市筠
连县龙镇乡联合村的村支
书、村小组长和李万春。经
过苦口婆心的劝说，李万春
终于答应2016年春节过后来
杭州。

与此同时，杭州市拱墅区
人民检察院民行科启动了公益
诉讼行动，为了进行调查核实，
科长宋伟琴、检察官吴国强和
医院原纪委书记周昕一行3人，
踏上了为男孩寻找家人的旅
途。记者在第一时间向他们通
报了帮贵家人的信息。

“你们的消息很及时，这
样的山区找个人可真难啊，有
了联系电话能省点力。”吴国
强说。

宋伟琴说，“这是史上最
艰难的一趟出差”。

去之前，大家只知道帮贵
家在地处川滇交界的深山里，
离杭州2000多公里远。到了
之后，才知蜀道难，沿途都是
泥泞的盘旋山路，车子开到半
路爬不上去了，大家只好下来
蹚着泥水步行。

“像田埂那么窄的山路，崎
岖不平，还十分陡峭。刚下过
雨，道路泥泞湿滑。”吴国强感
慨：“比想象中的还要差，交通
非常不便。”

“幸亏去之前联系了江浙
沪蜀友好检察院四川内江市
中区检察院，他们派出了驾驶
经验最丰富的司机、提供了检
察院最新的一部车子，还帮忙
找了位老家也是筠连的检察
员陪同，否则我们根本找不到
帮贵家。”一行人在当地检察
人员的带路下，来到李万春的
家。

“房子低矮、破旧、潮湿。
屋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
盏昏黄的小灯泡，到处黑乎乎
的。”吴国强十分感慨，“天冷，
他们在房子中间地上挖了一
个小坑就成了地炉，靠烧木炭
来取暖。我们当时就围着这
个地炉谈的，非常原始，你们
都想象不到。”

李万兴夫妇自从离家后，
18年都不曾回去过，即使是这
样原始的地炉，帮贵家也没
有，因为他们连房子都没有一
间。对于帮贵来说，家实际上

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他连自己都照顾不
了”，眼前的父亲令人失望

3月4日，李万兴和李万
春先后来到杭州。李万兴因
为拿不出有效证件，下了长途
车后，被杭州汽车北站派出所
暂时扣留拟送救助站。幸亏

吴国强得到消息，把他领了出
来。

3月5日上午，记者见到了
李万春和李万兴，兄弟俩当时
分别蹲在拱墅区检察院的大
门口，中间隔着十来米远，一
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李万兴
看上去比较瘦弱、憔悴，沉默
无语。还是李万春对记者连
连说：“你们都是帮贵的恩人
和贵人，帮了他这么多。”

当天，李万兴和浙江鑫知
律师事务所主任金艳芬律师
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全权委
托代理帮贵的交通事故赔偿
事宜。

签字时，李万兴握着笔的
手一直在发抖，写的时候问道：

“今年是2016年吧？”只签了自
己的几个姓名、日期就花了十
几分钟的时间，冒了一头的汗。

合同签好了，没多久，只
听“哐当”一声，李万兴一头栽
倒在地上。在场的检察官、律
师及本报记者等一起将他送
往附近的杭州师范大学附属

医院治疗。医生说癫痫发作，
医院开启绿色通道，把李万兴
安排在病房观察治疗。

3天后，李万春兄弟俩离
开杭州。后来得知，李万兴返
程时，坐车坐反了，走了一圈
又回到杭州客运中心了，随身
的行李也丢了，还是李万兴现
在的老婆来杭州把他接走的。

李万春透露，李万兴身体
一直比较差，饭也经常吃不
下。“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更
没有精力和能力照顾帮贵。”

交通事故赔偿对帮贵来
说，是他一生依靠所在

金艳芬得知帮贵的事情
后，当即决定给予公益援助诉
讼。

3月9日，帮贵车祸后第一
次“走”出医院大门，到杭州市
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做
伤残鉴定。这天，吴国强、周
昕、姜启周以及律师、记者、医
务人员、护工等，七八个人陪
着帮贵进进出出。

3月28日，司法鉴定有了
结果。帮贵因颅脑损伤，经住
院治疗后，仍残留脑实质损
害，存在严重智能损害，精神
医学评定为痴呆（重度），与交
通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日常生活需随时有人帮助才
能完成，伤残等级评定为道路
交通事故二级伤残。

4月21日，为维护帮贵的
合法权益，金艳芬替帮贵向杭
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递交了
民事起诉状，就机动车交通责
任事故纠纷，诉讼被告赔偿原
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
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
赔偿金、后续医疗费、精神损
害赔偿抚慰金等。法院依法
受理了。

眼下，帮贵体质虚弱，免
疫力差，一旦生病，不及时
治疗，就可能危及生命。平
时需要24小时的陪护，还要
进行后期的康复治疗。“随
着医学的发展，奇迹可能发
生，帮贵还年轻，恢复得好，
以后也可能自理。”院长娄
国强说。

发稿前，记者电话联系李
万春，得知他因为老家有事，
回四川了。李万兴因为要办
理身份证，离家18年后第一次
回老家。后来癫痫多次发作，
暂时无法工作，没有经济来
源，又没有自己的住所，被公
安机关送回老家，暂时和年迈
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对于帮贵的未来，李万春
表示他做不了主，他说老家比
较贫穷，医疗条件比较差，万
一帮贵生病了谁送他、怎么送
他去医院都很困难。

金艳芬说，帮贵的家庭生
存环境太恶劣了，这笔赔偿太
重要了，这是帮贵这个可怜的
孩子，一生依靠所在。

■阮向民

近日，网友杨先生在
微信中发了这样一张照
片：上塘高架上一辆威
旺面包车，一个中年女
子从车窗里探出大半个
身子，徒手采摘高架隔
离带花坛上的花。杨先
生说，当时高架上有点
堵车，他开在这辆面包
车后面，这个女的陆陆
续续摘了三次。杨先生
说，这些花应该是最近
放在花坛上的，非常漂
亮，也是杭州高架的一
道风景线，肯定不能这
么采啊。更何况是在高
架上，这有多危险啊！

高架上堵车，闲着也
是闲着，采几朵花找个乐
子，看来这名中年女子还
真的学会了堵车不堵心。

杨先生发图提醒这
名女子注意自己的素质，
也担心她的行为带来的
安全风险。不知道这名
女子看到了如此友善的
批评会不会脸红，会不会
反省。我的观点也许比
较悲观，意识决定行为，
作为一名成年人，如此简
单的道理几乎就是常识，
根本不需要别人提醒，之
所以反常识而行之，因为
在她看来，不就采了几朵
花吗，小事一桩何必小题
大做；至于安全风险，对
于有些人来说，也往往是
不给点教训是不长记性
的。

采花女的行为，我们
不能简单认为这就是公德
问题或者素质问题。或许
在日常生活中，她并不缺

乏是非观念，我也相信她
肯定和别人一样珍爱自己
的生命。她的行为，其实
是一种习惯性放任。每个
人的言谈举止，每个人的
为人处事，任何细枝末节，
说到底都是受长期以来养
成的习惯驱使。习惯一旦
养成，就会产生一种顽固
的排异抗体。

改变一个人的习惯是
困难的，这也是我对于杨
先生的友善提醒抱悲观态
度的原因所在。对付这种
既有伤公德又极具安全隐
患的行为，解决的途径还
是需要制度的力量。去过
新加坡的国人，都感叹于
当地人的素质之高，随地
吐痰、践踏草坪、公园采花
之类在国内几近常态的陋
习，在新加坡是万万不可
能见到的。其实，我们看
到了眼前的现实，却看不
到其背后法治这双无形的
手的严格约束。在我们习
惯于用素质评判行为的同
时，需要对人的本性有一
个客观的认识，随性而为
是人的第一意识，这种意
识一旦离开了约束，就会
放任为一种习惯，换句话
说，只有把人的种种潜意
识中偏向于自我的意识和
习惯置于法治的框架之下
来调整和制约，才能转化
成另一种符合公共利益的
意识和习惯。

试想一下，如果高架
上采花之类的行为，纳入
罚钱扣分的规章，相信谁
都不敢轻易为几朵花付
出代价。文明的养成需
要内心的净化，也离不开
法治的校正。

习惯性放任
需要法治校正

在李万春昏暗的家里，吴国强（左）在调查核实情况 周昕 摄

检察官走在去李万春家的崎岖山路上 周昕 摄

金艳芬律师和李万兴签订代理合同 记者王艳 摄

检察官跋涉深山帮助寻亲，律师义不容辞予以
公益援助，法院依法立案受理交通事故赔偿

““亲人亲人们们””为孤单男为孤单男孩孩
点亮了希望之点亮了希望之光光

一波三折的立案 姗姗来迟的判决

吃“闭门羹”的维权
终于如愿以偿

连续报道

连续报道


